
倪柝聲弟兄生平簡史 (江守道) 

簡史原為英文，刊於江守道弟兄所編譯倪弟兄信

息中之「The Finest of The Wheat」一書內。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想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淒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

願意以血淚 作為冠冕的代價，

願意受虧損 來度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你活在這裏時，你也是如此過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 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適。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復原；

所以,讓我學習你那樣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

求你在這慘淡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你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


這首格言詩是倪柝聲弟兄在一九三○年代寫的，

這首詩很恰當地概括了他的生平和職事。


倪柝聲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農曆八月十五

日）生於中國的汕頭巿，他的出生是神對他母親禱

告的答應。他母親倪林和平生怕她會像她那位生了

六個女兒的表姊那樣只生女兒。和平已經有了兩個

女兒,在那時她雖然只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然而她

求神給一個兒子,並且許願要把他獻給神。第二年她

就生了一個兒子,並按著倪家宗族的輩分取名為述袓，

意思是繼續光大祖先的榮耀，他一直用這個名字，

直到一九二五年才改名為柝聲（擊柝守望之人）。

倪柝聲在六歲時隨家人回到原籍福州，他從由家

裏聘請的老師那裏受到初期的教育，學習書法，讀

了兩千年來成為中國文化基礎的四書、五經。在學

習上他一開始就顯出他的聰穎敏慧，在兒童時期柝

聲很活潑好動，因此他比他兩個姊姊更多受到責罰，

他的兩個姊姊為了保護弟弟免受責罰，有時就把柝

聲闖的禍攬到自己身上代他受過。




一九一六年倪柝聲十三歲就讀由行道會（聖公會）

於福州所創辦的三一書院，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從

該校可以直接升讀英國的三一學院，而這裏的教師，

主要都是出身於都柏林三一學院的愛爾蘭籍宣教士。

由於他卓越的才華，無需怎樣用功都能名列前茅。

他雖然遵守了基督教的傳統，受了洗禮，領了聖餐，

上了主日學等等,可是他並沒有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個

人的救主。他貪愛世界,且尋求屬他的榮耀；他喜歡

讀小說，看電影；他給報館投稿，又用他所得來的

錢去買彩票，他曾一度擔任過學校裏學生會的主席。

在這個時期，中國正經歷全國性的動盪不安。柝

聲作為一個青年，自然也會受到在他四週發生的政

治運動的影響,與此同時,他對教會和傳道人顯出了

強烈的憎惡。他藐視傳道人,認為他們都是西教士的

走狗。當他父親告訴他說,他已經被許願給神，長大

了作傳道人時，他極不同意；他堅定地回應說不能

那樣，他清楚說出他已按照一個極不同的方向計劃

了他的前途。倪柝聲發誓說他決不作一個傳道人。


一九二○年二月下旬,有最初的華人傳福音者中

之一位余慈度小姐來到福州,在美以美會天安堂領復

興聚會。柝聲的母親，跟余慈度早就認識,她去參加

聚會並且得救了。中學裏的男生本可以自由參加這

些聚會，也有一些男生去參加了。可是柝聲卻一直

不去，他母親請過他去參加，他卻謝絕母親的邀請。

在那個時候，他確實恨他的母親，因為在一月分

初，寒假末了的一天，家裏的一隻很值錢的瓷花盆

被打碎了，他的母親認定是她兒子柝聲幹的，就使

他受了一頓叫他感到屈辱的責打；後來雖然她發現

她打柝聲是打錯了，但她並未認錯。


現在倪家媽媽已經得救了，她開始舉行家庭聚會，

當她坐在鋼琴前要彈第一首讚美詩時，她深深地受

到神的靈的責備，叫她必須在正式聚會之前向兒子

公開認罪。令全家人感到極其驚奇的是她忽然站了

起來，走到她兒子旁邊，用手臂摟住柝聲，並且哭

說：「因主耶穌的緣故，求你饒恕我冤枉打你並且

向你發怒的罪。」這件事深深地摸到了柝聲的心，

他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人的父母能這樣子失去面子，

如果生他的母親能有這樣的變化，那一定在這位外




地來的傳福音者的講道中有點甚麼很有能力的東西。

他想基督教必定是比一些信條更多得多，這位傳道

小姐是值得去聽一聽的。於是在次日早晨，他就告

訴他媽媽說他準備去聽余慈度小姐講道。


年輕的倪柝聲照他所許諾的去聚會了，就在這一

個晚上，他的心被福音摸到了，他知道耶穌基督的

福音是真的，他對於接受福音當然是毫無疑難的，

但他有一個嚴重的不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在

鼓浪嶼的同工聚會上他提到他自己得救的故事，下

面是他自己的見證。


[在一九二○年，當我參加了余慈度小姐領的復

興會之後，我心裏經歷著很大的鬥爭。一方面我必

須解決我接不接受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我還必須解決我是否決定做祂的僕人的問

題。因為我感覺到我若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我也

必須同時接受祂作教的主；我就該一生服事祂。那

時我才十七歲，我有過許多美妙的理想，我花了很

多力量為將來編制了一個偉大的計劃。在這一點上

我可以謙虛地說,（在座中有幾位是我的同學，他

們能為它的真實性作見證）我若努力去實行我的計

劃，我是很容易成功的。


因此,我接受主的救恩必須是雙重的：我必須不

但是從罪惡裏被拯救出來，我還必須從世界裏被拯

救出來。我深信我不能不理主的呼召，我不能光做

一個得救的人而不作一個事奉的人，我要這兩件事

同時出現。


那天睌上（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時已

深夜，我獨自在房間裏要解決這兩個問題。我跪下

禱告，起頭我並沒有甚麼話要說，過一會兒，在我

毫未想過的情況下，開始看到我許多的罪顯在我的

跟前，我看見我是一個罪人，我生命中從來沒有像

這樣子地看見我的罪。是的，我實在看見了我的罪；

而同時,我也看見了主耶穌。一方面我看見我的罪

是那麼烏黑，而另一面我也看見主耶穌的血是那麼

鮮紅；我看見主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祂親身擔當

我的罪，好像主親口呼召我說：「我已經擔當了你

的罪,我正等候你來！」在這種大愛的衝擊下，我




怎能再抗拒呢？過去我曾嘲笑信耶穌基督的人，然

而那天睌上,我再也不能嘲笑他們了。我求主赦免

我的罪,我承認我的罪,這些罪的重擔就立時脫落了。

正當那時，在我身上發生了許多新事情。我第

一次確認我是一個罪人，我第一次禱告求主赦免我

的罪，我第一次把真喜樂和平安接進我的心中，並

且也曉得我從前的平安喜樂都是假的。禱告之後，

我站起來，感到極大的自主，我整個的房間似乎像

是充滿了光，我不曉得我身處何境。

過去那些年，我所計劃的所有事情都完結了。

對別人來說，放下他們的理想和計劃也許還容易；

可是對我來說，這一件事實在證明為極其艱難。

然而那天睌上我接受了一個新的生命,我的得救

和我的蒙召這二者就同時解決了,從那一個夜晚起，

我從不懷疑我的蒙召；就在那一個時刻裏,我知道

主已經救了我,我知道祂曾死過並且現今為我活著；

所以我也必須為祂死,為祂活,我必須一生服事祂。


我得救以後，還繼續在學校裏讀書，當其他同

學帶著小說到課堂上去讀時，我郤帶聖經。以後不

久我去上海，到余慈度小姐那裏，為要學習服事主，

可是只住了一個短時期，她就叫我回去，她沒有解

釋為甚麼這樣，她只簡單地說留在那裏對我沒有益

處，後來我明白問題出在我身上─那是因為我作為

一個青年人，我喜愛美食、華衣，並且早上腄到八

點鐘才起床。


回到福州以後,我繼續我的學業,我不灰心,因為

我知道神已經呼召了我,我知道我有許多軟弱,但是

神並沒有丟棄我,雖然我有時發脾氣也顯出一些壞

習慣,但是我的同學們仍然公認我的確跟從前不一

樣。當我剛得救的時候，我還不曉得怎樣引人歸向

基督，我想我對他們講的話越多就越好，如果我多

多的講，人就能得救。但是我完全失敗了，因為沒

有人得救。我覺得我毫無能力。


以後，我遇到一位劉教士（Miss Groves），她

問我自從我得救以來領了多少人歸主，我回答說，

我向我的同學傳了福音，只是他們不願聽從，所以

毛病出在他們身上。可是她卻認為毛病可能出在我




身上，她進一步查究下去，並問我是不是在神和教

中間有甚麼阻隔─是不是有甚麼隱藏未承認的罪。

我不能不承認是有這種事情。她問我願不願意馬上

對付，我對這一個查問作出了肯定的答覆。


她進而又查問我是怎樣向人作見證的。我說我

沒有計劃，我只是講我覺得喜歡講的東西，而不管

他們聽不聽。她告訴我這樣做是錯誤的「你先要對

神說，以後才對人說。在你向他們為神說話之前，

你首先要把人放在神面前，你要禱告神，尋求明白

神要你為誰禱告，把他們的名字寫在本子上，天天

為他們禱告，以後在機會到了的時候，你就向他們

傳福音。」她的勸告我接受了。


就在那一天，我對付了許多的罪和不義，我求

主用血洗淨我並且赦免我的罪。從那天以來，我為

那些名字記在我本子上的人禱告，起頭我不斷地為

他們禱告。我覺得這樣作更困難，因為我沒有幾話

能說；連在班上上課我也暗暗地為他們禱告。幾個

月之後，我的同學們把我當作一個笑柄，當我走近

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說傳道人來了，但是他們其實

並沒有聽從我對他們所講的。


之後我問劉教士，在我照她所教給我的方法都

做了之後，為甚麼仍然不見效呢。她鼓勵我繼續禱

告，直到有些人得了救。感謝主，我能作見證，名

字記在我本子上的人，除了一位之外，全都得救了。

我記下來的人一共有六、七十位，這樣，我就學習

了要一直禱告不要中斷的功課。]


倪柝聲到那裏去都帶一本聖經，他經常讀聖經，

他有一次作見證說他連續不斷地每天讀十九章。他

還用不同的方法來查考聖經，他在不長的時間內讀

完好幾遍全部新舊約聖經。他有一個照相式的腦子，

有驚人的記憶力，他所讀過的東西他都能夠記住，

而且他對聖經真理的認識大大增長。


在查考聖經中，他確知他必須順服主去受浸，

於是他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福州巿郊的白

牙潭受浸，倪柝聲在這一個重大時刻宣告說:「主，

我將我的世界丟在背後，你的十字架已經使我與它




永遠分開，並且我已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我現在

是站在你已經把我放在基督裏的地位上！」


在倪柝聲的心裏，他要遵循聖經裏所有的每一

件事，而聖經裏所沒有的，他卻甚麼都不要。這樣

當他繼續不斷地研讀神的話語時，他感到需要在主

的桌子前單純地記念耶穌的死。他把這一個看見告

訴他的朋友王載，恰好他也有同樣的信念，這樣就

在一九二二年年初的一個主日晚上，他們三個人─

王載夫婦和柝聲─在王載所住屋子的一間小房間裏

擘餅。在這樣的敬拜中，他們得到極大的喜樂和釋

放，以後又有別人參加進來。


為了更多地有屬靈的長進，他到和受恩教士

（Margaret E. Barber）那裏去接受幫助。和教士

第一次是在聖公會的關係裏於一八九九年來到福州，

然而她一九二○年回到福州時，卻跟任何差會都不

發生關係而單單倚靠主，她住在白牙潭一幢平房裏，

她與她的同工黎教士（Miss Ballard）切切祈求神

興起青年男女帶領中國的農村歸向基督，這些被主

興起的青年人很自然地就到她這裏來得幫助。

柝聲繼續講述他得救的故事，他說：

[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沒有聖靈的能力，在工

作上就不能有果效，我必須在神面前仔細對待這個

問題。我需要尋求聖靈的能力，所以我再到教屬靈

的姊妺和小姐那裏去請教。我告訴她在我的活動圈

裏有一些人得救了，我豈不需要接受聖靈的能力，

或說是被聖靈充滿，好叫我能得著更多的人麼？她

回答說，是。那時我很年輕，在許多屬靈的事上無

知，我知道神已經救了我並且召了我，雖然我尚未

完全得勝，但是我生活上許多不合式的事已經除去。


我進一步請教她有甚麼途徑、甚麼方法，使我

能藉以被聖靈充滿。她的回答是我必須將我自己奉

獻給神。我對她說我已經將我自己獻給祂了，但是

我仍然看到我的自己，我要怎樣才能更多的獻上呢？

她的答覆是要我求神接納我的奉獻，正如我當請人

接納我的禮物一樣。當我再問她怎樣能叫神接納我

的奉獻時，她告訴我一個故事：

「浦力金先生（Mr.Prigin）是一個很有才華的

青年人，在他牧會的同時，他也在攻讀哲學博士的




學位，在他最後一次口試之前的兩個月，他的教授

們確認他將毫無困難通過這次口試。此時神要求他

放下他的雄心大志。原來他曾多次求主用聖靈充滿

他，因為他對自己靈性光景不能滿意，也感覺到自

己缺乏能力，他企圖用作一個哲學博士來事泰祂總

會更叫神得榮耀的這個建議來跟神爭論，然而神指

示他說，祂沒有這種需要，如果他要被聖靈充滿，

他必須不去應考。


他很是困窘作難，他為了這個爭端愁苦了兩個

月，就在下一個星期一要考試之前的星期六，當他

照常為了主日傳講的信息而在主面前等候的時候，

他還是因著內心的爭鬥而苦惱。在艱苦掙扎中，他12

最終向主降服，並通知學校當局他不來參加最後的

考試。


此時他已經是那麼疲憊，以致無法為次日的信

息作預備。當他在第二天站上講臺講道的時候，他

只是對會眾講述在他身上發生了甚麼事情的故事，

全體會眾的眼睛都潤濕了，他成了一個被主大用的

人。」]


柝聲在鼓浪嶼一九三六年的特別聚會中繼續說：

[在我聽了這個故事之後，我告訴主說，我願意

除去一切攔阻我接受聖靈能力的東西。在一九二○

到一九二二年之間我曾承認我的罪，並向至少二三

百人賠罪認錯，我把每一件的罪都看作是一個障礙，

如果我承認了這一切的罪，我就一定會得到能力，

這一切我都做了，然而我依然沒有得到能力。

一九二二年的一月，在亭子已經有主子民的一

個小聚會，我記得有一天是我要在那一天講道，我

就打開我的聖經要找一個合式的題目，我恰好讀到

詩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節，上面說：「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

慕的。」

在讀到這節聖經的時候，我承認我不能像詩人

所說的那樣來說這些話。那個時候，

我知道有東西愛上了品蕙。那時她尚未得救，

我曾努力向她傳福音。


妨礙著我和神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已十年多深深地




音，她卻常常笑我。我們是真摯地相愛著的，我讓

她笑話我所傳講的主耶穌。她在我的心裏常常佔有

很大的地位。


我曾經常問我自己，我是否繼續讓她在我心中

佔據這麼大的地位呢。大家都曉得當一個青年人在

戀愛的時候，叫他把所愛的放下是極其困難的。雖

然我在嘴上對神說我願意放棄她，可是我心裏卻不

甘願這樣作。現在我再讀詩篇中的那一節，我老實

承認我不能將她放下。在那整整一個星期裏面，我

不能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神的靈指出，就是這

一個爭執成了我被聖靈充滿的攔阻。在這一天，我

還是講了道，可是我並不曉得我講的是甚麼。

後來，我跟神講理，我求祂先給我能力，然後

我願放下她。但是神從不跟人講理由，在我不成熟

的情況下，我向神許了許多願：我願意去西藏傳福

音；我許願說我要作這個作那個，可是神都不要聽。

祂的手一直指出這個女子是我的阻礙，不管我怎樣

禱告總是不通。我的心實在沉重，我甚至要求神改

變祂的心意，但是神不能這樣，祂仍堅持要我對付14

這一件事，這就像一把利劍刺透了我的心。神要我

學更深的功課，否則，我在祂手中就沒有用處。

次天早上我還去講道,下午我在房間裏，心裏很

沉重，我告訴神，因為下星期一我要回學校去，我

要祂用基督的愛充滿我，現在我願意將我的愛人放

下，基督的愛那樣地激勵了我，使我決心將她放下。

作了這個決定之後，我能從我心裏說出詩篇七

十三篇二十五節的話來了，我裏面充滿了說不出來

的喜樂，雖然我還沒有上到第三層天，我卻能說我

已經到了第二層天。我是多麼快樂，我充滿了喜樂。

現在世界對我已經變得沒有價值了，我覺得我好像

是瓢浮在雲彩上面。在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擔

滾落了，而這一個白天（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

在我心裏所有的障礙都挪開了。這之後不久，許多

人得救了。]


據說柝聲在這次將心獻與神之後，他改換了服

裝，穿上了粗布衣服，拿著一疊福音招貼紙，到街

去把這些招貼紙貼在墻上，他就是這樣真實地與世




界訣別。

在這個時節他還寫了一首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罪人，怎能滿被恩澤？

我主出了重價，買我回來歸祂；

我今願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我今撇下一切，為要得著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顧。

親友、欲好、利名…於我夫復何用？

恩主為我變作苦貧，我今為主亦窮。

我愛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稱是；

祂之故安逸變苦，利益變為損失。

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穌！

除你之外在天何歸？在地何所愛慕？

反對、艱苦、飄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你愛情, 繞我靈、魂、身體。

主阿，我今求你，施恩引導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過此黑暗罪世。

撒但、世界、肉體，時常試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將貽羞你名。

現今時候不多，求你使我脫塵。

你一再來，我即唱說；「阿利路亞！阿們」！


一九二二年的第二個學期，傳福音的聚會開始

在校內舉行，好幾百人經歷了神拯救的恩典。在中

午和傍晚，學生們在校內的禮拜堂裏禱告，學校的

校監（訓育主任）因學生沒有違反校規的事件而感

到驚奇。在假日，學生們（在胸前、背後穿上福音

字牌──福音背心）出到街上去傳福音。一九二三

年一月，李淵如小姐（過去是一個公開表示的無神

論者，現在是全時間服事神的傳道人）被請到福州

來主領福音聚會。雖然只安排了四次聚會，但得救

的人很多，柝聲和他的同工們感到需要延長，神的

靈大有能力的運行，叫聚會不能停止，每一次都有

許多人來聽福音。倪柝聲回憶說：「我從未見過這

麼大的復興，天天都有人得救，看來好像是人只要

碰到我們就會得救。」這種光景延續了約一個月之

久，他們就正式地租了一個地方聚會（在倉前山的

十二排），這就是福州工作的起始。




倪柝聲繼續講：

[一九二三年我還是一個青年人，我有六位同樣

年齡的青年同工，我跟其中的一位常常彼此有爭論，

我們各有自己的性格和特有的脾性，我說他錯了，

而他卻說我錯了，每星期五我們有同工聚會，我們

兩個人時常爭辯，其他五位只好坐在那裏聽我們兩

個人的爭論。我承認有時是我錯了，但是我又相信

他弄出來的錯誤比我的更多。要承認自己的過失還

容易，要饒恕別人的過失就為難。

我常在星期六去看和教士，把我的申訴帶到她

面前，我告訴她我的同工在這件事上那件事上是多

麼的錯誤，盼望她勸戒他，那時她總是對我說：

「他比你大五歲，你要聽他，因為聖經說：『你們

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彼前五 5）」我問

她不管有理無理，我都必須順服他麼。在這一點上

我估計，我是決不會那樣作的，基督徒也應當講理

嘛。她還是不聽我講的話，她只是堅持聖經上所講

的。我心裏面很生氣，為甚麼聖經講這種話。但我

在她面前還不敢發脾氣。大多數的星期六，我都到

她那裏去控告那位比我大一點的同工，但是她常常

總是作出同樣的答覆──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她

再三地這樣講，我總是以失望而告終。


在某一個星期五下午，我跟那位年長的弟兄爭

得很厲害，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間裏大哭起來（現在

我能笑；但在那個時候我常生氣，難得笑），我想

再到我屬靈的姊妺那裏去，藉此我可從她那裏得到

一點同情，並且至終讓她為我伸雪，誰會想到我從

她那裏完全得不到一點同情，反倒重重地挨她的責

備！我深悔自己比那位年長的弟兄晚出世五年。

還有一次，我們兩個弟兄又爭吵了，這一次我

認為他是完主不合理的，我很有把握地認為現在我

能被證明為正確的了。所以我就再到和姊妺那裏去

告那位比我年長的弟兄，我問她像他這樣犯了這麼

重大錯誤的人，我還要順服他麼？她回答說：「對

或錯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我問你，今天你在我

面前用這一種態度告你的弟兄，你這像是一個背十

字架的人麼？你是有羔羊的靈麼？」經過了這許多

年之後，我仍然不能忘記那一天她向我發出的問題。

在那位年長弟兄和我之間的相爭為期一年半之




久，連在現在我重新提到它的時候，就在今天我也

覺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學習時期。我讚美主，

因為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在這一年半裏面，

我開始懂得十字架的意義是甚麼。今天我們在中國

有五十多位同工。我若不是在那一年半裏學了功課，19

今天我就不可能跟任何人同工。在那十八個月裏面。

我沒有機會表達我的意見，也不能看見我的意見可

被證明為正確，我屢次回到我的房間裏去哭泣，我

很是受苦。


但是當我今天回想這一切的時候，那十八個月

實在是太寶貴了，神知道我是一個很難辦的人，所

以祂就安排一種特別的環境，藉此來磨平我所有的

稜角。感謝讚美主，祂的恩典把我帶了過來，今天

我要到我年輕的同工們說，如果你不能忍受十字架

的碾磨，那你在主的手裏就是無用的。只有羔羊柔

和謙卑的靈，才會蒙主稱許。在祂面前你的雄心大

志和才幹是無用的，在走這條道路的時候，你的態

度應當歷久不變的是：我不要跟人講理由，而是要

甘心背十字架。在教書裏面背十字架，不講理中，

乃是一條定律。]


在這一個時期，倪柝聲的屬靈悟性增長了，他分

清了律法與恩典的不同，從而他能傳講純全的福音，

他也蒙主帶領傳講國度與永生的不同，傳講恩典與

賞賜的不同，傳講主的再來。他到好些地方帶領聚

會，倪柝聲在一九三六年敘述道：

[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得救的人數已速

增加，起先我認為抓住傳福音的聚會就構成了神20

整個的工作，但是及至一九二三年，我認識到了

這並不是祂全部的工作，在讀使徒行傳的時候，

我看見神要在各個地方興起教會，並且在教會裏

不是成為一個得救的和未得救的混合物，在世界

裏是麥子和稗子一齊長，但在教書裏卻不是。在

中國誠然是有靈魂的收割和復興，但也需要有教

會的見證：需要有人在各地維持神的見證。現在

我明白這是神的定旨，然而由於我的這位同工沒

有這個亮光，我在主所把我擺在的福州的聚會中，

靈裏面非常受試煉。在亮光上我們各人領受的不

同，我們作工的方法也就不同；我的弟兄的工作




中心是傳福音、復興，而我則要連立地方教會。]


一九二四年,「按立」這個問題在福州成了倪柝

聲跟他的同工們中間發生爭執的要點。他們中間有

些人想要從上海請一位被按立過的宣教士來按立他

們做牧師，對此，倪柝聲強烈地不同意，他相信按

照以弗所書四章十一節，牧師乃是升天的基督給祂

教會的恩賜。他承認神的按立而不是人的按立，他

還講一篇關於在以色列人中間的約櫃的信息，大意

是說約櫃一離開了示羅後就不再回到那裏去了，這

表示警告信徒不要倒退到老路上去，這就叫那些尋

求人的按立的弟兄們大為生氣。


此後不久，當他出門傳道的時候，在福州的他的

同工們正式宣佈趕逐他離開福州的工作，這就激起

了聚會中許多弟兄們的忿懣不平，他們決定要保

柝聲。然而為了避免分裂,他悄悄地離開了福州。在

那時,他寫了一首詩,表達了他對那種處境內心感覺：

我若稍為偏離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記念我主基督, 如何忠心受苦。

我今已經遺棄世界，所有關係都解；

道路雖然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臉；

別人雖然喜歡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我心所望不是偉大，不是今生通達；

我願死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稱祝。

我今每日舉目細望 審判臺前亮光；

願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讓你們去得著名聲，富足、榮耀、友朋；

讓你們去得著成功、讚美、從者、興隆。

但我只願孤單、隱藏在這罪惡世上；

我心切望忠誠跟從,我主到了路終。22

因我知道主在此世,不過得著一死，

所以現在我無他望，只望得著頂撞。

我的榮耀還有將來，今日只得忍耐；

我決不肯先我的主，在這世界得福。

那日，我要得著尊貴，主要擦乾眼淚；

今日，主既仍舊遲延，我要忠心進前。


離開了福州，他到了南京和上海，他從主得到記

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節裏耶穌所說的一句話：




「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

此。」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他同他母親出國去到馬

來亞，在國外有半年久，傳耶穌基督的福音。

一九二五年五月他回到福州，在離開巿區順閩江

而下近海的一個小村莊羅星塔租了一間小屋。隨後

的兩年是他的過渡時期，這也是他迅速地屬靈增長

的時候。雖然他已經開始有咳嗽，他還是利用在羅

星塔的機會，密集深透地讀聖經，同時也廣泛閱讀

神的僕人們如阿耳福特（Alford）、韋司可特

（Westcott）、路得馬丁（Martin Luther）、魯克23

斯（Knox）、愛德華（Jonathan Edwards）、懷特

斐（Whitfield）、大布萊納德（David Brainerd），

以及其他各人的著作。


一九二六年當倪柝聲在華南傳道的時候，他病倒

了，醫生告訴他患了肺結核，並且只有幾個月好活。

他說：「我並不怕死，我的心裏有平安，但是那天

晚上當我想到神的工作的時候，我覺得我不能死，

我必須把在已過年歲中從主那裏學的功課寫出來，

這才不會叫它們跟我一同下到墳墓裏去。這樣我就

準備寫《屬靈的人》。」

照著他的健康所允許的，倪柝聲斷斷續續地直到

一九二八年的六月寫完了他那三卷集的鉅著，在那

個時候他想，他已經為教會作出了他最後的貢獻，

所以他禱告說：「現在讓你的僕人安然去世。」

（看路二 29）

有一件事要提一下，一九二六年年底，柝聲被邀

請去南京休養，並幫助把「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

譯成中文，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去到上海，在上海他

跟先他抵達上海並且在辛家花園汪佩真姊妹家中，

已經起首在主的桌子前擘餅的弟兄姊妹們又有了交

通。聚會從辛家花園搬到了賡慶里，再於一九二八

年搬到哈同路（今銅仁路）上的文德里。24

倪柝聲在上海時,經歷了從罪得釋放。他說：

[自從我悔改以來，有好幾年教曾被教導得到釋

放的路是算自己向罪死，並算自己向神活（羅六

11）。我從一九二○年「算」到一九二七年，可是

難處是我越這樣作，我越清楚我是向罪活，我簡直

不能相信我自己已經死了，而我又不能製造出死來，

罪依然將我擊敗，我看見這裏面一定有甚麼是根本




錯了……你看竟沒有一個人指點我，「知道」（羅

五 6）是在「算」之先（11 節）。好幾個月我很苦，

並且熱切地禱告，查讀聖經，尋求亮光。我對主說，

如果我還不能被帶到看見那麼基本的這一件事，我

就不再講道，我首先要在這一點上清楚。


我記得有一天早晨──我怎麼能忘記它呢！我

坐在樓上讀羅馬書，我讀到這些話：「因為知道這

件事，就是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

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知道這件事，我怎

麼知道呢？

我禱告說,主阿,開我的眼睛;於是剎那間我看見

了，早先我讀過哥林多前書一章三十節,「你們(是)

在基督耶穌裏。」現在我又翻到這節聖經，再去讀

它，「你們得以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祂（神）……」25

你們是在基督耶穌裏的事實是神作的！這真叫人驚

奇！那麼，如果基督死了，並且那是一個確定的事

實，如果神把我放在祂裏面了，那麼，我必然也是

已經死了。


突然之間，我看見了我與基督的合一; 我已經

是在祂裏面了，在祂死的時候我已經死了。我的向

罪死乃是一件過去的事，而不是未來的事。這是突

然之間給我明白了的神的事實。


我喜樂得不能自己，我從椅子上跳起來，跑下

樓到在廚房裏做事的青年人那裏，我兩隻手抓住他

對他說：「弟兄，你曉得嘛，我已經死了。」我必

須承認他對我的話顯得是大惑不解，他大喊：「你

說的是甚麼意思？」這樣我就繼續講下去：「你豈

不知基督已經死了麼？你豈不知我已經與祂一同死

了麼？你豈不知我的死真得一點也不差於祂的死的

事實麼？」哦，已對我是多麼的真實！我真想要把

我的發現在上海的所有街道上都大聲喊出來。

從那一天直到如今，我從無一刻懷疑過加拉太

書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那句無可

改變的、定論性的話。]


在一九二九年初，倪柝聲回到福州，處理一些家

務。在他的心裏面是想只要他能恢復健康，他甘願




去說或去作神所要求於他的任何事情。有一天，他

在街上遇見一位他從前在三一書院時的教授，這位

教授望著他仔細打量了一番之後喟然歎息說：「你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學校裏我們對你寄望很大，

我們認為你必大有成就，現在看看你這副樣子，多

麼可惜阿！」真的，他的健康已經損壞，在世人的

眼光中，他也顯示不出任何值得讚揚的地方。當下

他覺得很羞恥，他幾乎落淚了。而就在一瞬間，他

舉目望天說：「主！我讚美你，使我揀選了那最好

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間，榮耀的靈充滿了他的心。

回到上海他用盡他還有的一切力量繼續事奉主；

[每天下午我都發燒，整夜不能入睡，出冷汗，

我很難相信我還能繼續活下去。有些弟兄勸我要更

多休息，而我卻覺得我更需要工作過於需要休息，

神若認為我的工作還沒有完，那我就會活下去，否

則，我並不想望活在這個世界上。我禱告並求主指

示我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當作的是甚麼，我勉強

起床並去帶領聚會，在往聚會中去的路上，我必須

時時抓住路燈燈柱來穩一穩我的身子，我得禱告，27

歇一歇，之後再繼續走。我告訴主，能就這樣為祂

而死去，那真是值得。倪柝聲的病更加惡化，他述

敘當時的情況如下：

晚上每五分鐘我醒來一次，我淌許多汗，我的

聽覺裏弱到一個地步，必須用嘴巴對 我的耳朵講

話才能聽見，我的聲音已經瘖啞，看來隨時都可能

死亡。請求代禱的電報發到好些地方去了，但是情

況依舊，似乎是甚麼事都沒有發生。有一位護士姊

妺看到我這種情況就哭了，因為她見過許多重病而

沒有一個比我更差的，很可能三四天後我就會死去。

當我從別人那裏得知這件事之時，我說那對我是好

事，事實上我是想要安慰他們。


有一天，我求問神為甚麼祂這樣對待我。我向

神承認許多罪惡，並且打算使我生命中所有的事物

都能合宜。我唯一懼怕的是惟恐我不忠，或是沒有

信心，我禁食禱告了一整天，我重新將自己奉獻給

神，許願說一生只作祂的工。我的同工們從早上起

直到下午三點都在李淵如姊妺家裏禱告。神賜給我

信心，更確切地說她從論到信心的經文中賜給我幾

個字：「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林後一 24）




「因我們行事為人（即行走）是憑著信心。」（林28

後五 7）和「義人因信得生（即活著）」（羅一

17），我歡喜快樂，並且感謝主醫治了我。

試驗立刻就來了，我覺得我該站起來，然而我

怎能站起來呢？我心裏起了爭戰，在我裏面畢竟是

有自愛的，我死在床上總比試著站起來而死要好，

但是神的話語滿有能力，我在床上躺了一百七十六

天，在那些日子裏面，沒有一次是由我自己穿衣服

的，可是我找出了衣服並且自己穿上去，我身上汗

出得像雨淋一樣，撒但試探我向我提出，既然坐起

來都那麼難，那我怎麼能站起來呢？我回應說，如

果神說了站，我就站：「你們憑信站往。」當我站

起來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就好像是站在棉花上。

接著神的話又臨到我，叫我「憑信而行」，我

想，站起來已經簡直是一件英雄事蹟了；而我又怎

能行走呢？我問神，我要走到那裏去呢？答覆是下

樓去，可是樓梯又陡又長。我告訴神，說我可能就

在房間裏走走，下樓去我又怎麼可能呢？我禱告並

走到挨近樓梯的房門口，我打開房門並且起步走下

去，我對神說，即或我在走時死了，我也一定要走，

「主阿，我不能，所以求妳幫助我。」我扶 樓梯

的扶手從樓梯上走下去，這樓梯一共有二十五檔。


我走到了梯子厎下，我快快地穿過弄堂，走到

李姊妺的家，我禱告說：「主啊，從今以後我要因

信而活。」我去叩門，可惜沒有羅大來給我開門

（看徒十二 13~14）。弟兄姊妺們已經禁食禱告了

兩三天，當我走進屋子裏去的時候，情況就像彼得

所遇見的那樣，七八個人的眼睛都注視 我，沒有

一個人敢說一句，敢動一下，屋內絕對寂靜。有半

小時到一小時之久，每一個人都在神的同在中，於

是我簡短的作了我的見證。從而，我就不再作一個

纏綿病榻的人了。


約在四年前（那大概是一九三二年），我走到

一個醫生的屋子裏去，那裏有些窗簾布拍賣，這是

那位從前給我的胸部照過Ｘ光的德國醫生的家。在

兩個月的時間內，他給我照了三次Ｘ光，每一次他

對我照Ｘ光的結果都表示悲觀。在第四次也是最末

一次，他連給我照Ｘ光也不肯，反而把一張別人的




Ｘ光片給我看，那個人的病情比我更好，但他在照

Ｘ光後兩個星期就死了。他叫我不要再來看他，他

的意思是叫我回家去等死，可是誰又曉得，這位醫

生竟然先死了呢？我舉起雙手讚美神！靠著主的恩

典並在祂血的遮蓋下，我仍然活了下來。


此外，由於生病我得以知道今後神要我作的是

甚麼。在各處神都在尋找得勝者，尋找那些肯把自

己放在神手中的人。在我生病之前，我不但在好些

地方主領聚會，並且也有雄心要寫出全部聖經最好

的註解，可是病後，我清楚知道這不是神為我定的

旨意。恰好幾年以來，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年厎，我

在福州發行了好幾期的《復興報》，如今在我重病

之後，我清楚知道在未來我將以生命為中心信息，

以取代福音真理、解經、預言與教訓而刊登在《復

興報》上。


當我在許多地方跟弟兄姊妺們有了交通之後，

我看到神興起了許多的聚會，可是我也看見在關於

教會見證開始的同時，反對和毀謗也從四面八方湧

來，然而沒有甚麼能動搖我們，因為我們曉得神所

交託我們的是甚麼。正如保羅所學會了的那樣，我

們知道我們斷不能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像（徒廿六

19）。]


在一些閉關弟兄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和十一月從

西方來到上海進行看望之後，倪柝聲應邀於一九三

年六月去英、美和加拿大回訪。

在英國他有機會會見了著名的小冊子《救、知、

樂》一書的作者佐卡亭。可是他一度悄悄地離開接31

待他的弟兄們，去看望貴橡路基督徒交通與職事中

心，他特地去那裏是要看它的主要帶領者史百克先

生，那次並未會見他，但在主日他跟那裏的聖徒們

一同擘餅。當閉關弟兄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這在

他們看來乃是一樁不能寬恕的罪，在倪柝聲回到中

國並和他們多次反復交通之後，在一九三五年，他

們正式地斷絕了與在上海聚會處以及中國別處地方

的弟兄們的交通。倪弟兄和與他同在一起的弟兄們

則堅持認為：交通必須向神的所有子民敞開，交通

是根據生命而不是根據亮光，「所以你們要彼此接

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




（羅十五 7）


在神的安排下，一件意外可喜的大事出現，進到

了倪柝聲的生活中，他求學時期青梅竹馬之交的愛

人，就是他早先為主而放下了的張品蕙，現在已經

實在得救並且與主同行了。他們再次相聚，也就復

燃起了他們彼此之間埋藏多時的感情。經過許多禱

告之後，他得出一個結論，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們

有婚姻上的結合。這件事由柝聲的母親和張家合法

的家長品蕙的伯父張瑞冠商談，並作出最後決定。

柝聲的母親盼望他們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就32

是她自己結婚的紀念日完婚。起先倪柝聲不同意這

個日期，因為那天正是第四次得勝聚會最後的一日。

至終他接受了弟兄們的勸，在那天下午（整個聚會

完畢之後），按基督教儀式與品蕙姊妹結婚。


但是他剛一結婚，一個出於毒恨的邪惡風暴爆發

了，品蕙的姑媽張美珍強烈地反對這一樁婚事，按

她的心意她是要她的姪女嫁給一個富翁，她出於對

已經發生了之事的怨恨，就在全國最大的一張報紙

上，連續一星期之久登出了措詞粗鄙的大廣告，作

為攻擊倪柝聲品德的手段；她也印了許多單張在基

督徒圈子內廣事分發，她確實在許多基督徒中間製

造了相當大的騷動。這件事迫使倪柝聲停止了公開

的服事，他就在遠離上海的一處地方退隱下來。幾

個月後，當他同他妻子返回上海之時，他還不想要

公開講道。然而由於李淵如姊妹的建議，他答應帶

領查讀舊約聖經中的一卷─雅歌書，他跟大約十位

同工在杭州的西湖查讀了兩個星期，後來把這些記

錄輯印成書，名為《歌中之歌》（編註：（倪柝聲

著述全集）卷 11 第 2部:歌中的歌）。


在一九三五年的頭幾個月，倪柝聲感到在他的靈

命上需要有一個突破，他打算到英國去看望史百克

先生求得幫助，在他動身離開中國之前，他和他妻

子在華北煙臺與美國宣教士單惠華大夫夫婦同處一

些日子；恰巧巴若蘭小姐從蘇格蘭來，也在單大夫

家作客，他們之間有很愉快的交通，特別是藉著巴

小姐的幫助，倪柝聲在他個人禱告的時候進入了聖

靈澆灌的經歷，他的靈得到更新，因此他從煙臺發

了一封措詞簡賅的電報到上海，電文只簡單地宣告




「我遇見了主」。


他不照他預計前往英國的旅程繼續前進，而是回

到上海。他整個星期在每天的早晨，跟他的同工們

一同就他的新經歷查考聖經，並一同禱告。以後在

同年九、十月，在一次稱為特別聚會的聚會上，他

講了「得勝生活與聖靈澆灌」。一個復興爆發出來

了，並且很快就傳佈了華南地帶。


但是正當神的靈運行的時候，仇敵也加緊活動，

有幾樁重大的事發生了。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在檢

查這些艱難險情時，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各各

地必須在五旬節之先，十字架也總是在得能力之前，

這的確是必須學習的一項最有價值的功課。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在一九三八年年中，

倪柝聲再次旅行到英國去，這時他能去看史百克先

生並與他交通，他也在英國、丹麥有服事。順帶一

提的是在丹麥的赫爾辛基市國際學校裏，倪柝聲就

羅馬書五至八章發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給這些信

息取名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編註：（倪柝聲

著述全集）卷十七──第四部:正常基督徒生活）。

一九三九年七月倪柝聲回到上海，他自己擔負起

了栽培同工的工作。他了解到中國的抗日戰爭會持

久，工作中經濟上的短缺會很大，為此他從事一項

工商企業，這件事終於證明出來是作了他生平中黑

暗的一章。雖然他盡力做到把他的藥廠的一部分的

盈利調撥出來，在艱難時期維持他的同工們。但他

卻為整個教會所誤會；結果在一九四二年年底，上

海聚會處的負責弟兄們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事。

倪柝聲相信教會的聖潔，他接受教會的決定而退

隱到福州去。在福州他為著未來的工作作準備，開

始在福州市外的鼓嶺山上，為了創設一個將來用於

栽培工作的場所而買了一些房子，他忍耐地忍受了

一切誤會，並不願為自己辯護，以後他去到重慶，

在那裏由於在巿內和郊區奉主名聚會的聖徒們的熱35

切而堅持不懈的請求，他有一個短時間用神的話語

服事他們。這個時期是他隱藏的時期。


八年之久的抗日戰爭終於結束。一九四五年八月

十六，日本無條件投降，跟中國停戰的協定於九月




九日在南京簽字，倪柝聲想方設法回到上海，但上

海教會還不準備接納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

他才有第一次的機會對在上海的聖徒們講話。在他

第一次的講話中，提到他自己的時候，他總用第三

人稱，他說他像一個寡婦要養活一大堆兒女，因此

她不得不再嫁，盼望這樣使她能以養活他們；可是

想不到在她二婚之後，她的兒女卻都離棄她。他用

這個明喻來說明他是怎樣感到迫不得已才去作工商

業的，當他講到這一點時他哭了，當他繼續講下去

的時候，大多數聖徒摸到了基督的生命，也感覺到

聖靈的權柄，聚會的空氣忽然轉變了，過去的所有

誤會不用再作甚麼解釋就都消失了，神祝福的閘門

就這樣的打開了，一個非常的復興在上海爆發，人

們把他們的生命重新奉獻給神，並把他們一切所有

的為著主的利益而擺上。


在那個時候，倪柝聲的負擔是同工的栽培工作，

他覺得他的職事是服事那些服事者，因此在一九四

八年，從六月到九月底，第一期全國同工造就聚會

就在鼓嶺舉行，大約有七十位同工參加，密集栽培

幾個月，每週聚會五或四天。早上的聚會裏，倪柝

聲講一些重要的題目像：主工人的性格、神話語的

職事、屬靈權柄與順服等等。第二堂聚會是用於個

人見證：參加聚會的人挨次序作自己的見證，作完

見證後接著有評論─先由別的一二位同工，最後由

倪柝聲自己給作見證的人提出評論。這樣做是為幫

助同工們得以提高為目的，因為客觀的觀察者經常

是比本人看得更清楚，不過這種評論只能作在那些

已經將自己完全交給主，也在主裏面彼此交託的人

身上。晚間的聚會則是專為對初信者的造就。現在

那部出名的、有五十二篇基本課程的《信徒造就》，

就是在這些聚會中所講的。


第二期的全國性造就聚會也舉行了。會期始於一

九四九年春，這次參加者約有一百位。在這個時刻，

這個聚會能否圓滿結束極為可疑，國共兩方的內戰

已經打到靠近福州不遠之處，造就聚會終於從鼓嶺

搬到巿區內的海關巷來,他們能否繼續下去真是一個

問題，經過多日的禱告和等候主之後，倪柝聲有了

從天上來的把握，確信聚會必能繼續並能圓滿結束。




第二期全國性造就聚會完畢，倪柝聲就從福州去

到香港，並從香港回到已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

日為共產黨軍隊所佔領的上海。他極為關心的是在

中國的教會，並且希望對於在變化 的環境有更準

確的察看。按照他的觀察，他覺得工作還可以作好

些年。同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的家所在的香港。


在一九五○年一月他在香港主領了一個特別聚會，

聚會長達一個月，一個復興爆發了。事實上，這次

聚會標誌主的見證在香港的歷史的一個新的開始。

然而倪柝聲強烈地感到他的負擔是跟留在中國的

弟兄們連在一起，雖然他知道有危險在等著他，仍

決定再回上海，他不顧一些弟兄們力勸他不要回去

的請求，他的心依然決定去上海。他一回到那裏，

就極其勤奮地工作，並且勸勉弟兄們「要贖回光陰

(機會),因為現今的時代邪惡」（弗五16）。而且由

於他感到主的工人們的行動會受到限制，工作將會

完全被禁止，他就熱切地為著未來的日子作出計劃

和預備,不幸的是那種日子比他所想的來得還更快。

一九五一年四月新成立的共產黨政府召集了在中

國的各個基督教團體的領袖們（倪柝聲為其中之一）


到北京開會。在這個會議上，政府說明了政府對於

在共產黨所宣佈的「共同綱領」上所保證的宗教信

仰自由的態度。政府官員表示宗教自由是會有的，

但是這種權利只能為那些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所享有，而不能為反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享有。

很快一個嚴峻的變化臨到了中國的教會，在各界中

控訴某些人的「控訴會」在全國範圍內舉行，基督

教團體也不例外。在這樣一種壓力之下，倪柝聲和

他的同工們日夜工作，為聖徒們預備聖經資料和屬

靈信息，作為堅固他們信心的工具。


就在他失去自由之前不久，他寫了一首詩歌，很

能顯示出這個時候他的心在主面前的情形。

自從當年橄欖山前一別離,至今你仍未向我們呼召；

歷世歷代我們都求看見你 但你好像不聽我們禱告。

副歌：你來！就來！我們呼求你快來！

我們的心所有盼望是你來！我們等候你快來！

愛主,自從當年你上升之後,這裏都變何等枯燥無味




我們時在祈求,又時在看守,每一動靜,都疑是你已回.39

景色雖美,你我何日才相聚？山水雖佳,你今在天何方？

花香鳥語,不能使我有情緒,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主阿,我們等待已久,真焦灼,不知還要多少時候等待；

從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我們都是望你能就回來。

當雨每次滴瀝,海每次澎湃,風每次吹動,月每次照明，

我們都望就是你已經回來,何等失望,至今尚無動靜！

若非記念你臨行所賜命令,我們就要灰心，無意工作；

但你要我們一面等你來迎,一面努力工作為你生活。

主阿,求你記念日子已長久,應許已過,多年尚未應驗；

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要來未來,可否來在今天？


一九五二年四月，共產黨的中國政府命令倪柝聲

去東北；四月十日他為公安部門拘捕，被囚在哈爾

濱。由於政府的保密，沒有人能曉得他遭受了甚麼。

從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六年，政府為了向他起訴，悄

悄地準備材料。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上海巿

宗教事務司在南陽路聚會處內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

要全體會眾參加。一連串的罪名加在倪柝聲和他的

同工們身上。（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政府在全國範圍40

內，對聚會處開展了肅清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政治

迫害，有幾千位弟兄姊妹在上海市和其他城鄉先後

紛紛被捕，一月三十一日上海市政府在天蟾舞臺召

開控訴大會。二月一日上海市的《解放日報》上，

第一次刊登了倪柝聲被捕的官方報導。）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倪柝聲在上海市高等

法院出庭受番，被判為犯了所指控的各項罪名，給

他判處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監禁。他被發配在上

海市第一監獄服刑，在那裏他被指派為了政府的需

要，把科學教材和雜誌論文從英文譯成中文，他妻

子張品蕙被准許在監視之下每月探訪他一次。到一

九六七年四月他服滿了十五年刑，但他並未被釋。

官府曾企圖強迫他放棄信仰，有謠言散佈出來說，

倪柝聲放棄了他的信仰。但是對他來說，他的主是

比他的自由更寶貴的，這樣，他的刑期就再延長了

五年。


他從市監獄被祕密地轉移到上海市郊青浦縣的青

塘勞改農場，他的妻子曾到那裏去看過他一次。之

後，忽然幾個月之久他又杳無音訊,事實是在一九七41




○年一月,倪柝聲又被轉移到了一個管得更嚴的、遠

在安徽省廣德縣叫做白茅嶺農場的勞改隊那裏去了。

不幸他親愛的妻子張品蕙摔了一跤，於一九七一

年九月底去世。這對倪柝聲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但他以甘心的順從把它接受下來。他曾長久懷 一

個祕密──希望，就是在服完整整二十年刑期之後，

能再與他的妻子團棸。據傳他曾有一次對他的同囚

犯人說過：「我的刑期跟我妻子的生命在賽跑，加

果我能在她還活著的時候得到釋放，那我一定要好

好的照顧她，因她為我受的苦是太多了。」儘管如

此，他喪妻之慟的深厚感情，還是在他寫給他姊姊

的一封信上表現出來，他在信上說他是那樣的心痛

若碎，他所經受的痛苦遠比失去父母還要深，他請

求她把他妻子用的髮夾和面巾帶給他，作為懷念她

的記念品。


到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他度滿了二十年之久

的監禁期，本來期望能獲得釋放；可是關於這件事

一點風聲也聽不到，後來得知政府一定要他寫一分

悔過書，作為釋放的條件，他不肯屈從，因此就依

然關在勞改隊裏，四月二十二日他寫了一封信給他

的姨姊，這封信成了他最後一封遺書：


品琤大姊：

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沒有收到我通知

你每次東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東西，我

都已經收到了，實在感激你。我身體情況，你是知

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發病就很難過，就是

不發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發不發之分，沒有好不

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曬些太陽，可以改變一點皮

膚顏色,但不能改變病。但我維持自己的喜樂，請

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點,心中充滿喜樂。

祝你好

述袓

四月廿二日


柝聲所提及叫他受苦的慢性病，乃是一種病情嚴

重的心臟病。幾十年來，他都受到心臟擴大的病苦，

據說他的心臟已擴大到原來心臟的兩倍大，醫生告

訴他說他隨時都可能死去。他不能拿起任何重一點

的東西，多少個夜晚，他只能坐到天明，因為他不




能躺下。主曾奇蹟般地、立時地醫治他的肺結核，

但他的心臟卻未治好。倪柝聲自己曾見證說，在肺

病上，他經歷了主的醫治；而在心臟病上，他知道

主是醫治者，他天天靠著主的復活生命而活。更確43

切地說，他之能以度過這二十年之久的艱苦的監獄

生活，完全是一個神蹟，必定是主的生命和聖徒們

的禱告支持了他。


由於未為人知的理由。這位六十八歲的老人倪柝

聲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從他原來所住之地自茅嶺調遷

到了一座山腳下，那就是說，他從關在犯人勞改隊

改為關在個人小號子，據說是用施拉車的拖斗在崎

嶇不平、彎彎曲曲，長達十三公里的山路上，把他

運到那裏去的。


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分的第一天，當他的姨姊還在

上海之時，她接到從白茅嶺勞改農場發來的一封電

報，只寥寥數語說：「倪柝聲在嶺腳病故。」聞知

這一悲訊後，他的姨姊張品琤、外甥女婿吳罄和他

的甥孫女鮑小玲立即一齊啟程到勞改隊去。兩天之

後在六月三日，他們三人到了廣德縣，吳罄則還能

繼續前進，於當天黃昏走到勞改隊。當吳罄問到倪

柝聲是怎樣死之時，他們告訴他說，沒有看見犯人

從他的房間裏出來，在五月三十日早上九時稍過一

點，勞改隊幹部推開他的房門，發現倪柝聲在床上

只有一點點氣，他們馬上叫勞改隊的幹部來給他診

察，得知他的病情極其嚴重之後，他們就用車子送44

他去勞改隊的附屬醫院，雖經盡力搶救但是無效，

備受折磨的倪柝聲就在五月三十一日凌晨兩點逝世。

管教科的羅隊長宣佈說，他一定是自殺的，他說

因為他找到了一張他自殺的字條為證。監獄的幹部

在倪柝聲枕頭邊的褥墊下是找到了一張字條的。在

吳罄竭力要求之下，羅隊長把這張字條給他看了，

上面的確是倪柝聲的筆跡，是用大字寫在一張從筆

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寫的是：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為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

上，第三天復活，這是宇宙中最偉大的事實。我信

基督而死。

下面是他的簽名：

吳罄在讀了字條之後對羅隊長說，這一點並




不是自殺的絕命書。倪柝聲必定明顯地預感到由

於他身體的情況，他不能活多久了；還有勞改隊

發的電報，豈不是說了倪柝聲因病死亡麼？當然

羅隊長並不懂得「我信基督而死」這句話的意義，

就以為是自殺的絕命書。


羅隊長也向吳罄匯報說，由於天熱，沒有等到他

的親屬到達，他們就把倪柝聲的遺體火化了。

次日，張品琤、鮑小玲二人也到了勞改隊，她們

也聽到這同樣的敘述，而且不允許她們進到倪柝聲

的房間裏去收拾他的遺物。


以後吳罄等三人又被准許到火葬場去收倪柝聲的

骨灰，其實那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火葬場，而是勞改

隊的一座具有燒磚和火化屍體的雙重用途，倪柝聲

的這三個親屬找到了那位在前不多幾天將倪柝聲身

體火化的人，還向他詢問到關於倪柝聲身體的情況。

那位焚屍員說：「那是一具很安詳的遺體，沒有一

點甚麼不正常。」他們問他：「你說說看，它像不

像那些自殺的人的身體？」他答他火化過好些屍體，

確能辨認出那些是自殺的，他肯定倪柝聲的死不是

自殺的情況，因為他的身體看來像是那麼滿了平安、

滿了喜樂，並且極其正常。


倪柝聲確實是守住了他在基督裏的信，一直到死；

他也維持了他的喜樂，一直到底。

倪柝聲的骨灰先是臨時埋葬在浙江海寧的一塊桑

樹地裏；一九年十月，他們最後將他的骨灰安放在

蘇州的公墓裏，並在遺骸上立了一塊普通的、樸素

的白大理石碑作為紀念。



